
! ! ! ! 这些天，
每 天 早 上 !

时，位于康定
路艺海大厦 "#

楼的上海国际
电影节各个部
门便开始忙碌
起来。半个月

之后，上海国际电影节就将拉开大幕，
近 $%%部影片，#"%%场放映，这是国际
&类电影节中少有的放映量。本报记者
连日走访电影节组委会的相关机构和
工作人员，试图了解这些散布于全球各
地的电影拷贝，是如何来到上海国际电
影节，并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。

拷贝
!老法师"也癫狂

“老法师”严琦的电脑上，有一张长
得几乎拉不到底的表格，表格上五颜六
色。绿色的，表示拷贝确认无误，已到上
海；蓝色则表示在途；红色是严琦最不愿
看到的颜色，表示拷贝损坏，需寄回片方
重寄。这意味着要再次联系片方，电话邮
件跟踪，确认对方发出，然后再清关、提
货。按一般流程，拷贝的报关和报检要 '

天时间，但在上影节期间，这些流程被压
缩到一天。严琦说，自己在电影节期间常
会陷入“癫狂”状态，因为不知道哪部拷
贝又会因为哪种原因出错。

今年，离开幕还有两周时间，展映影
片的拷贝邀请尚未全部发出。但总体来
看，要比去年顺利不少，目前为止还没有
失联的拷贝。严琦透露说，按以往经验，
越接近开幕，越会有紧急状况发生。去年
上海国际电影节，法国电影大师阿伦·雷
乃的 (部影片拷贝就曾遇上麻烦。当时
这 (部拷贝是通过外交邮袋的方式来到
上海的，在海关是免检的。但谁也没有想
到的是，拷贝被扣在海关，“拿不出来
了”。按照排片表，《纵情一曲》在电影节
开幕首日即有一场放映，时间紧迫。严琦

紧急联系片方并做了后备方案，找到了
正在展映雷乃影片的台北光点影院。最
后，《去年在马里昂巴德》这部雷乃经典
之作成为了“救命稻草”。
在严琦看来，和片方沟通所产生的

误会、差错在所难免，他们会尝试采取
各种办法去解决。例如今年有部影片叫
《)*+ +,-., &/01,（我们活着）》，片
方的封装格式和电影节的要求一致，盘
也看不出物理损坏，但就是放不出来。
“跟片方交涉了许久，他们一开始不同
意重新寄，后来总算同意再做一个拷
贝，但要求我们先得把那个坏的盘寄回
去。”每一个新情况都会让人措手不及。
“很多热门影片往往是在最后一刻才拿
到拷贝，很像好莱坞大片的最后桥段。”
严琦说。

排片 千余个!乒乓球"

想象一下，你面前有 #"%%个乒乓
球，#"%% 个坑，每个球都有自己的颜
色、编号、大小，你要按规律把它们一
个个放进坑里———这绝对是门技术活
儿！这些“球”，如今就捏在上影节排片
负责人王佳彦的手里。从上世纪 2%年
代开始，王佳彦就开始负责电影节的
排片工作。在电影节的 2天里，他大部
分时间都坚守在不到 #%平方米的办公
室，通过电脑排片系统，协调各种突发
问题。
今年电影节的展映影院，将在去年

'3家的基础上扩大到 $3家，涵盖全市
#( 个区县，展映场次预计超过 #"%%

场。老王说，今年电影节主题单元多、优
秀影片多、长片多，这给他的排片增加
了难度。《星球大战》主题单元，只有 4

部影片，但王佳彦已排了 $稿。“片方要
求比较多，如某部影片要求在指定影院
放映，如是否允许三片连放，我要根据
这些重新安排放映时间和场次。”
“对我来说，排片是一门艺术，费脑

子。”老王说，排片前首先得看片，一边
看一边做笔记：哪些是金爵奖入围影
片，哪些要做大片首映式，哪些!如各国

影展片"必须在指定时间放映；有暴力、
血腥镜头影片的不能安排在白天，避免
不了解内容的家长带小朋友去看；有卖
点的影片可以放在大光明、上海影城一
厅；较为文艺的影片在永华、56,等白
领聚集地会卖得比较好。

老王坦言，自己从每年年初开始准
备，从 $月份开始着手安排电影场次。
“有些片子说好要来，却临时变卦；有些
片子原本答应放映 3场，片方突然表示
加场要钱。”他说，自己总是在半个月前
就把片子排好，却要等到开幕前几天才
把排片表放出去。“我要对观众负责，因
为影迷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。”

密钥 花心思来掌控

密钥，即数字电影的钥匙，它可以
控制这部影片在哪个影厅放映，放映多
久，甚至使用哪台放映机放映。片方根
据电影院的数字放映设备序列号和放
映时间制作密钥，传输给上影节方面。
只有当密钥与正确的时间和放映机匹
配，电影才能正常放映。

"%##年，上影节数字拷贝的影片不
过 $%部，前年增加到 #%%多部，去年达到
了前所未有的 "4%部，今年近 $%%部展
映片中，胶片拷贝不超过 #%部。激增的数
字拷贝令密钥工作日趋繁重，上影节技术
处的工作人员常处于超负荷状态。

顺利拿到拷贝并不意味着这部影
片就能顺利登陆大银幕，789检测、密
钥制作这些更为专业的工作仍然需要
推进。电影节期间，技术部的工作人员
数量在 4%个左右，一部分人两班倒，有
些人两天两夜都没法合眼，这样的工作
量要一直持续到电影节结束。由于数字
拷贝的密钥很容易出问题，他们必须随
时和片方保持沟通，并开通 "$小时热
线，对影院进行技术支持。

王佳彦说，在电影节筹备和举行的
一个多月里，近 $%%场数字影片在 $3个
厅间周转，他和他的同事们真是“步步惊
心”。

本报记者 张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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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爵参赛片
部部有看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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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让上影节展映片按时放映!幕后工作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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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翻译 这几年，上影节的翻译人员都在 4%人左右，但工
作量依然庞大。工作人员实行两班倒，从早上 (时至晚上 2

时，随时待命。3月初至今，他们需要校对、翻译近 $%%部影
片，每人翻译至少 3部电影。一般一部影片翻译 "到 '天，
校对 $至 3遍。有时拿到的 717拷贝和最终的样片有出
入，片方做的修改和剪辑没有及时告知，就增加了翻译的难
度和工作量。

字幕 电影节期间放映的非英语片都配有内嵌英文字
幕，而中文字幕需要字幕控制员现场输入。输入台放置在影
厅最后一排与墙壁间的狭窄过道上，影片放映时，字幕控制
员就要一边盯着大银幕，一边盯着电脑，适时按动回车键。
如果控制不好速度，就会影响观影效果。一般来说，一个影
厅会配备两个字幕控制员，用来轮换。但即便如此，也需要
他们在 "个多小时的放映过程中，精神时刻保持高度紧张。

字幕问题有时还会出现在影片放映过程中，有的是字
幕和情节对不上，有的是字幕翻译不准确。有的影院放映厅
因为字幕机临时故障，工作人员情急之下只能对着话筒现
场口头翻译。前年有一部影片《阿里郎》，最初送来选片的
717是 #%%分钟片长版本，最后送到上海的影片拷贝是
#%(分钟片长，翻译人员不得不在晚上 #"时影院空出场地
后加班，赶着把 (分钟的字幕加进去。

注册 上影节每年都有来自上海各高校的志愿者，他们
承担了大量繁琐工作。上影节期间，所有来宾、媒体都要到上
海影城注册中心进行登记，这里的工作单调繁琐，极考验志愿
者的耐心。来宾的行程信息、参与活动，外宾的签证都是他们
的服务内容。有时为了签证上的一个盖章，志愿者 #天内要在
影城、电视台和外事部门间折返好几次。 本报记者 张艺

时时应变 步步惊心
! ! ! !! 王晔（上影节选片负责人）

问$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金爵参赛影

片是怎么选出来的!

答$竞赛片的推荐方式有两种，一种
是来自世界各地、自己主动报名的影片；
还有一种是海外影评人推荐的影片。本
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 #%!个国家和地区
的报名影片 "%24部。组委会收到这些影
片后，就进入“三审”：一审作品的片长、
完片时间及是否参加过其他 & 类电影
节；二是特定的选片人推荐，一般由两位
选片人看同一部影片，如果一致通过，则
入围参赛片，如意见不一致，则由第三名
选片人定夺；最后是组委会邀请的一些
知名导演、编剧、专业影评人等对影片再
进行筛选，最终确定入围作品。

问$有例外吗!

答$一些名导作品可直接进入三审。今
年有姜帝圭的《长寿商会》、尼基塔·米哈尔
科夫的《中暑》、王童的《对风说我爱你》。

! 王培雷（选片人，上海戏剧学院
博士在读）

问：你是第几次参与选片!

答$第三次。
问$总共要看多少部影片!

答$今年看了近 "%%部。大约一天二
三部。最多时一天看五六部，感觉很疲
惫。

问$和前两次相比"今年有什么不一

样吗!

答$影片质量差不多，但觉得新人作
品比较多。

! 赵琦（唯一的市民选片人）
问$你是怎么当上选片人的!

答$这几年一直比较关注上影节，不
仅看影展，去年还参与了市民影评大赛。今年他们问我是否
愿意做选片人，我马上答应了。

问$选片的过程辛苦吗!

答$谈不上辛苦，是一种很好的体验。我看片不超过 #%

部，上影节有个“线上选片”系统，每个选片人都有固定的用
户名和账号。登录之后，系统会自动分配内容。看完，需写出
影片介绍及评价。 本报记者 张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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